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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续青绿之美

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以笔墨为核心

的水墨画在走到近百年的极盛之后，可

容纳施展创新拳脚的空间越来越小。被

长久边缘化的青绿艺术却是跃跃欲试，

呼唤着有创造力的画家在那里开辟中国

画新的疆域。

重建青绿之美，不得不提张大千。他

在泼彩画中展现了青绿艺术的新的生命

力，更证明了青绿艺术创新求变的可能

性。从传统的勾勒渲染到泼制技巧，从纯

粹的石青石绿到墨彩的巧妙融合，从单

一的勾勒到大片彩墨和皴擦点染的相得

益彰，张大千不是将传统的青绿与水墨

机械地分割，而是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

如果说，张大千在那个时代发现了

青绿之美是独具慧眼，那么在今天青绿

之美的诱惑要强大得多。今天，青绿之美

被大众所认可，与人们希冀以艺术表现

青山绿水的生态观有关，与民族自信不

断提高、从而愈发欣赏中国传统色彩有

关，也与各种媒介和各种艺术手段不断

地创新性表现有关。但若要延续和复兴

青绿之美，不能够简单地依靠重复继承

青绿的已有技法技巧和形式语言，这不

可能彻底改变已延续千年的青绿边缘化

的地位。

色彩仍是中国山水画的薄弱部分，

色彩之美仍是山水画所缺乏的。要恢复

青绿艺术的功能，在于能否将创新的生

命活力注入其中。

张大千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青绿

技巧完全可以发展和创新，随着技巧的

发展和创新，山水画的视觉语言也会相

应地发生变化。在张大千的泼彩画中，传

统的山水画形式大为弱化，抽象的形式

和意境大大提升，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

得以极大地发挥。

从字面上看，青绿限于石青、石绿，

古代的青绿艺术基本上是谨守规制。张

大千不仅在技法上大胆革新，色彩上也

超越了青绿，还将朱砂、朱磦、白色运用

青绿山水的创作中。我们相信，在实际的

创作中，每个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我

表达的需要，自由地使用各种不尽相同

的色彩，以形成最大可能地表现艺术个

性的视觉语言和视觉图像。

湖南自然景观奇诡，人文精神独特，

是我们艺术创作无尽的宝藏。回望发展

沿革，湖湘山水并没有形成固有的一种

模式，与江浙一带流传有序的画派迥然

不同。湖湘山水画创作是开放、多元、自

出新意的，有相对更多自由、畅达、独特

视野的语境。各个时期湖南画家独立的

思考和创作，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更具有

时代气息与浓重的湖湘文化色彩。

近二三十年，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

从事青绿山水画创作的优秀画家，在全

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湖南的中国画

创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王金石教

授领衔多名青绿山水画家创作了青绿山

水长卷《南岳七十二峰图》，具有新时代

精神、饱含史诗品质，在艺术界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去年底，我省启动了“大美潇

湘”大型系列中国画创作工程。目前，6 个

创作组完成了采风写作收集素材等工

作。在“湘水”这一绘画主题下，我们就将

采用青绿山水的技法进行表现，力图以

充满古意又融合现代探索的青绿色彩展

现生态之美。

青绿，将赋予湘水何种神采？十分让

人期待。

湘江观潮

谢子元

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参与者，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

总书记一再强调的“要高度重视和

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

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

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

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

围”。

当前，文艺评论中有一些虚假

的繁荣，废话连篇、隔靴搔痒，人情

评论、口水评论广受诟病，文艺批

评变成了“文艺表扬”，弱化了其推

动创作、引领欣赏的功能。中央一

再要求开创评论新风，人民群众呼

唤文艺评论说真话、讲在点子上，

真正发挥评论的功能。说真话应该

是评论家的良知底线、是评论的起

码要求。

究竟文艺批评怎样才能说真

话？笔者以为，首先，评论要有真知

真见，批评者要有真话可说。并非

批评者想说的话就是真话，真话应

该是在科学的批评理论和价值体

系指引下对文艺实践、文艺现象、

文艺作品的洞见，是切合实际的有

力量的思想见解。批评者只有比创

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通过

“操千曲”“观千剑”，然后才能“晓

声”“识器”，形成真知灼见，使创作

者可以达到 、尚未达到的艺术才

能、思想高度充分地释放出来。

郑板桥有副对联：“搔痒不着

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鲁迅十

分赞赏此联，曾将其书赠日本作家

增田涉。这副联可以说就是对评论

效果的高度概括。评论可以赞，也

可以骂，但赞要赞在点子上；骂也

要骂得准确、深刻，不是漫天放“空

炮”。当然“骂”是形象的说法，文艺

评论中所谓的“骂”应指立场公正

的批评，不是以炒作或挟私报复为

目的的无聊笔墨官司。

好的文艺批评离不开优秀的

批评者。所以，坚持“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会通马克思主义的、中华

传统的、西方现代的批评理论，加

强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和批评者

的专业修养、文化素养，提升评论

者的艺术敏感和审美判断力，成为

培养真正的文艺评论队伍的一项

急务。

其次，评论者要独立独行。现

在，一些评论者不从文本着手，就

能滔滔不绝，一味拔高的奉承让人

脸红；也有自恃清高，以点带面，攻

其一点，否定全部，棒杀呵斥酷评

的；还有动不动套用一些国外的新

名词新概念和自己所谓的“主义”

“流派”，夸夸其谈，让人听了如坠

云雾，不知所云。

这一方面是因为评论者不愿

说真话。很多研讨会、评论活动都

是由作者操办的，评论者能不心领

神会、为之量身定制？评论者与作

品互动得少，与作者互动得多，会

丧失应有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

一些创作者没有听真话的雅量，

“老虎屁股，一摸就跳”。其认知惯

性 就 是“ 来 说 是 非 者 ，便 是 是 非

人”，把真诚善意的批评看作是有

针对性的口诛笔伐，评论者也就只

好顾左右而言他了。所以关键要营

造一种健康的文艺评论氛围，磨砺

评论家应有的风骨和批评勇气，将

文艺批评做得有点“批评”，有点锋

芒。

当然评论家都是人，都要生存

和发展，不仅应获得应有的尊重，

还应该有相应的科学的报酬机制，

否则就不可能有独立独行的真正

的评论家产生。

再次，评论还要快人快语。要

倡导“竹筒倒豆子”式的评论作风，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而不是藏着掖着、温温吞

吞、“看菜下饭”。当然，“快人快语”

并非“黑旋风”式的上来一顿板斧，

并非心到口到、言随意到，而是思

想 、学理 、洞见支撑下的批评“爽

利”，也并不反对更便于创作者接

受的批评“艺术”——比如“一分为

二”，比如“委婉”。

还要倡导生动明白、新鲜活泼

的 批 评 文 风 ，既 要 允 许“ 说 三 道

四”，更要提倡花样百出，正如古人

所言，“为人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

荡”。评论不应一味长文呆论，更不

可千人一面，搞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

话语。好的评论本身也应该是具有审

美价值的文艺作品，套一句俗话，“别

把村长不当干部”，也“别把评论不当

作品”，评论者要树起这份自信。但这

要求我们首先努力把评论作品锻造

成为艺术品、成为美文。

（作者系省电影评论协会主席）

贺文春

仲秋的一个晚上，想不到“绝交”三年多的

表弟第一次打我电话，邀我周六去他家里做客。

这位表弟是我堂姑妈的儿子，大名李全

友，小名牛几。长得五大三粗，力气过人，一身

好水性，家住水府庙水库北岸的山坡上。小时

候我们一起玩得多，成年后也常见面，但那件

事发生后，他非常生气，发誓不和我来往。

那一年秋天，正是政府取缔水府庙养鱼拦

库、网箱和钓鱼船的攻坚阶段，表弟的网箱恰

好正是出鱼的好季节，钓鱼船生意也非常红

火，天天满员，他心里如何舍得？再加上执法的

工作人员有些马虎，跑了很多鱼，表弟就执拗

地要按照自己的数字赔偿，结果打起来，被拘

押进了派出所。

姑妈打我电话求援，要我赶过去和亲戚们

一起去管委会讨说法。我没有答应，而是劝他

们冷静。后来表弟就再也不理我了。尽管后来

我主动去看他，但他总冷着脸。

周六赴约，到达表弟家里时已近黄昏。我

有些吃惊，三年前那栋半红砖半土砖的老式平

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二层的欧式别

墅，依山傍水，很有气势。表弟的“全有农家乐”

饭店就开在自家的庭院，围墙大门上 8 面彩旗

在秋风中飘扬，金字招牌在暮色中仍然熠熠生

辉。这家伙，发了啊！

别墅地坪下面就是波光粼粼的湖面，那艘

可以容纳 8 人的钓鱼船静静地停泊在水边，我

一惊！难道表弟还在偷偷干违法的勾当？

表弟和弟媳二人在柴火灶边忙碌，他们刚

刚接待完晚上一桌客人，所以我们的饭菜就迟

了很多。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劝他的时候，侄女已

经按我的意见在院子里摆好饭桌，开始吃饭。

头菜是雁鹅菌炖土鸡，这个雁鹅菌正当时令，

生长在水府周边的山林中，清香四溢，堪称山

珍。更令人赞叹的是表弟亲手烹制的几道鱼

菜 。由 鳜 鱼 、黄 鸭 叫 、鲫 鱼 混 煮 而 成 的“ 一 锅

鲜”，那鲜味让人差点咬了舌头；香煎刁子鱼、

双色鳙鱼头爽辣下饭妙不可言，“银鱼蛋皮萝

卜丝”更是细嫩鲜美，感觉营养十足。

此时，一轮秋月初升，浅浅地映在泛着涟漪

的湖面，山水和月色是那样的交融和协奏，“水府

秋月”的美景加上人间美味，幸福得令人陶醉。

我有意无意地聊起了水边的钓鱼船。表弟

哈哈大笑，“哥，你不要多心，那钓鱼船现在是茶

水包厢，专供喜欢赏月、看日出的游客使用。”原

来，表弟被拘留 10天出来后，管委会和村里干部

主动找他，劝他签了取缔网箱和渔船的协议，又

帮他起网、卖鱼，而且答应了他把钓鱼船固定在

岸边的要求。作为补偿，表弟得到了一笔钱，还

得到了无息贷款，他就大着胆子建了新房，办起

了农家乐。因为山清水秀，环境优美，饭菜又是

无污染纯天然绿色食材，生意非常好。

表弟举杯敬我：“哥，我错怪你了，最近我

才知道你那次其实和管委会的领导说了情，我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得到了关心和帮助。和

我一起网箱养鱼的村民现在有的搞民宿，有的

办茶厂，有的搞生态农场，有的加工火焙鱼，日

子都过得好。想想那些年网箱养鱼虽然解决了

生计问题，但污染了水体，那时的水连我们自

己看了都觉得不舒服，水质差得连白鹭也越来

越少，鳜鱼甲鱼就更少了。”

说到甲鱼，表弟兴致勃勃地说：“哥啊，今

年 春 上 ，我 看 到 过 娃 娃 鱼 和 水 母 ；前 年 还 有

一 个 村 民 用 鱼 网 网 了 一 个 大 甲 鱼 ，56 斤 重 ，

后来放生了，就在前面的神龙岛放的，好几百人

看热闹。”

我醉了，朦胧中似乎看到一轮红日从山

那 边 升 起 ，

青 山 、绿 水 、

蓝 天 、白 云 ，

栈 道 、游 船 ，

还 有 草 地 上

那 一 顶 顶 帐

篷 …… 水 府

的 明 天 ，一

定 会 更 加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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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浅的钓鱼船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在央视虎年春节晚会上，源自宋代名

画《千里江山图》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带来的一抹清新典雅的宋韵铺满舞台；在

北京冬奥会冰舞赛场上，中国选手王诗

玥、柳鑫宇穿着设计灵感同样来自《千里

江山图》的服装亮相，起舞妆点冰雪世界。

青绿，俨然成为了当下最火的“中国传统

文化色彩”。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组成部

分，青绿山水也成为了让更多人喜爱的画

科。

青绿之“热”，热了好几年。早在博物

馆文创之风刮起之时，取材于《千里江山

图》的胶带、包装材料就受到欢迎。2017 年

9 月，“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

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引发了社交平台

上不绝于耳的“故宫跑”。2017 年底，央视

综艺《国家宝藏》演绎的《千里江山图》前

世今生传奇，更将其作者——北宋天才少

年画师王希孟“带到”了人们眼前。

人们沉醉于青绿山水那苍翠富丽、兼

具高远与精微的美，感叹时年 18 岁的王

希孟的少年意气、才华横溢。而事实上，如

果回溯历史，《千里江山图》在鉴藏系统中

多处于寂静之地，青绿山水较长一段时间

处于边缘地位。

何谓青绿？青绿山水的评价为何“一

波三折”？在当今，它又如何创新发展？记

者采访了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

长、著名山水画家石纲。

青绿，指的是矿物颜料中的石青和石

绿，这两种色彩宜表现山峦林泉的自然之

美。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大

青绿多钩廓，皴笔少，着色浓重；小青绿是

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施青绿。

青绿山水画是中国最为古老的画种

之一，历经千年，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

壁画、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画中都

有表现。只不过这一时期呈现的仍然是

“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画面。中国山水

画彻底从人物画中独立成科，也是从青绿

开始的。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被明

代书画鉴赏家詹景凤评为“始开青绿山水

之源”。

青绿艺术的完善，最终推动了中国山

水画的艺术主体性，同时创造了中国山水

画艺术的第一次高峰。从展子虔经李思

训、李昭道到王希孟、赵伯驹，前后绵延四

百余年，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极盛时期。

应该说，青绿山水和浅绛山水曾平分秋

色，共享中国古典绘画黄金时代荣光。

北宋时期，王希孟师法前贤，以精妙的

笔法和图像建构，展现了一个限于咫尺之

间却有千里之势的世界。其山峦连绵，江河

浩渺，还有其间建筑、人物，都非常细致，这

和宋代理学的“格物”精神利用到绘画上是

分不开的。作为一幅皇家的“命题作文”，它

迎合了宋徽宗的心理需求，以磅礴舒展、雅

致华贵的布局和施彩，表现了千里江山开

阔无限，又曲折入微，充分地显示了祖国山

河的壮丽多姿。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中，很多画作都被毁了，《千里江山图》却能

保存得完好，色彩还如此浓丽，不得不说，

《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幸运儿”。

另外，今天习以为常的“青绿山水”这

个词，在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北宋

时代尚未诞生，要到王希孟身后的宋末元

初才出现。北宋时，这种画法被称为“着色

山水”或“金碧山水”。

有
此

青
绿

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

其实，宋徽宗并没有如后世的演绎般重视

《千里江山图》。从图上蔡京的题跋中看——

“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

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

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

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

下士在作之而已。”通过对王希孟的培养成功，

蔡京感慨的是天下之士也在于培养而方可做

事成事，并未涉及此画的评价。

同时，看到《千里江山图》完成，宋徽宗也

只是“嘉之”，既未题签，也没有命名，更没有自

己收藏，而是顺手把画赐给了自己的宠臣。与

之相较的，是宋徽宗对于其后创作的《清明上

河图》的态度。他不仅将其定为“神品”，还以瘦

金书题签“清明上河图”并钤“双龙”藏印。

这是为什么呢？

唐代时，山水画的另一支画派——水墨山

水出现了。而后，文人画家逐渐主导中国画家

队伍，由于文人群体强大的集团力量，也就形

成了文人群体特有的审美系统 。在这个系统

里，“水墨为上”，注重自在的精神与气韵，追求

意境与恬淡。作为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人，宋徽

宗对绘画风格的喜爱广泛，他喜欢色彩写真之

作，但更崇尚水墨。

文人掌握着儒、道、释哲学对自然、人生、

艺术等多领域的解释话语权，青绿之美受到文

人的轻视而逐渐边缘化 。在宋以后的近千年

里 ，青绿山水虽然没有彻底从中国绘画中消

失，但基本上只是保留画种的技法之一。像展

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王希孟、赵伯驹这样专

攻青绿而卓然成家的寥若辰星 。与王希孟的

《千里江山图》可作为互文对照的，是南宋画家

江参绘制了一幅水墨长卷《千里江山图》，反而

更受重视一些。

文 人 画 家 在 作 水 墨 之 余 偶 尔 为 之 ，才 使

青 绿 之 美 在 千 年 绘 画 史 上 若 隐 若 现 地 保 留

着 。这种边缘的地位也使得青绿艺术仅仅是

作为一种技艺而被一代一代地继承和重复 ，

山水画之变的创新规律几乎与青绿无关 ，这

反 过 来 使 青 绿 绘 画 更 受 轻 视 。此 外 ，与 水 墨

艺术在山水花鸟人物各科全面开花相比 ，青

绿 之 美 仅 限 于 山 水 画 也 是 导 致 它 走 向 没 落

的原因。

到明代，画青绿山水的多为民间画师和画

工，因艺术修养的不足，所作多甜腻之气，难有

高格。因此重施青绿的“大青绿”画作，已经被

认为充满匠气，偏俗。在当时，苏州画师们成批

出产的名人假画中，大青绿山水画是其中最主

要的作品，因为色彩绚烂，所以特别受到不懂

画的人群喜爱。在主流看来，水墨形象才是中

国民族绘画唯一光辉的形象。

无怪乎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

中失落地说：“‘色彩的音乐’在中国画中久已

衰落。”并憧憬着，“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

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

力，尤当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

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

表达出时代的精神。”

青绿山水一度边缘化，被认为是“俗物”

北京 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冰上舞蹈自由舞比赛中国组合王诗玥/柳鑫宇身着青绿山水比
赛服。 新华社发

《千里江山图》卷（局部），北宋，王希孟作，绢本，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